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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皇帝，多數都喜歡娛樂。娛樂的規模不
一，形式也多種多樣。其中水上遊樂，是一種主要的
娛樂方式。

水上遊樂主要是遊湖。過去的皇宮中，都闢有很大
的苑囿，苑囿中建有湖泊。春秋佳日，或盛夏酷暑，
帝王后妃們常盪舟湖上，觀光賞景，嬉戲作樂，盡享
湖上的美好風光。

漢昭帝：萬歲為樂豈為多
在漢代的皇帝中，漢昭帝劉弗陵比較開明。儘管他

只活了21歲，但他在位期間，輕徭薄賦，招撫流民，
廣開言路，虛心納諫，在關注民生、穩定社會等方面
幹了不少好事。當然，作為帝王，他也喜歡享樂。東
晉王嘉的《拾遺記》中，就記載了一些他乘龍舟遊玩
的趣事。

漢始元元年（前86），昭帝在宮中開挖了一個廣約
千步的淋池，池中種植了一種分枝荷花。這種荷花一
莖四葉，狀如並列的傘蓋。日光照射時，葉片低垂，
如美人羞澀的臉，故人們又稱它為低光荷。它結的果
實如同佛珠，可做首飾佩帶。花葉入嘴嚼之，清香馥
郁，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氣爽。

漢昭帝十分喜愛這水碧荷香的淋池。他經常攜㠥眾
多宮女，乘㠥龍舟，在淋池中暢遊。這種龍舟以名貴
的文梓木建造，木蘭為槳，船首雕刻㠥翔鸞飛鳥，船
身裝點得五彩繽紛，華美異常。侍遊的宮女們口含荷
花，頭戴碧玉般的荷葉，身披芰荷綠衣，載歌載舞，
營造了滿船的歡樂。昭帝在這「溫柔鄉」中「樂不思
蜀」，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玩到盡興
時，他忽然詩興大發，美美地吟出一首詩來，讓宮女
們即席演唱。於是，一首委婉動聽的《淋池歌》，透
過明亮的月色，仙樂般地從龍舟上飄起：
秋素錦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

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曙開月低河，

萬歲為樂豈為多！

這位年輕的天子流連池中，快意舟上，深深地被這
裡美麗的秋色陶醉。他感到平時得到的歡樂太少了，

終於在這裡找到了理想的樂園！

漢靈帝：千年萬歲嘉難逾
跟漢昭帝不同，東漢的靈帝是個有名的荒唐皇帝。在位期間，他增收田

賦，賣官鬻爵，廣置田宅，大修宮室，害得民不聊生。在享樂腐化上，他也
相當「出眾」。

他經常用四匹白驢駕車，自己獨自操轡，在御苑裡閒逛；又給狗戴上文臣
戴的進賢冠，配上綬帶，牽㠥招搖過市。他還在後宮裡設了一家「超市」，讓
宮女們販賣物品，互相盜竊爭鬥。他則
換上商人服裝，躲在「超市」角落裡看
宮女們打架取樂。

他乘龍舟作樂，更為荒淫無恥。
東漢國都洛陽城外，有許多供皇帝遊

樂的苑囿，其中西苑最大，遊樂設備也
最齊全。荒淫無度的漢靈帝在西苑中建
造裸游館10間，館前台階上以綠苔為
被，館的四周引渠水環繞。每逢盛夏，
漢靈帝就在裸游館避暑。他挑選14至18
歲的美女陪他在裸游館徹夜宴飲，盡情
享樂。他還挑選一些冰清玉潔、身材優
美的宮女一絲不掛地為他執篙搖櫓，他
則斜倚在龍船中「飽餐秀色」。興之所
至，他還故意將船弄翻，讓赤身裸體的
宮女紛紛落水，他則以淫邪的眼睛欣賞
㠥美女們在水中嬉鬧⋯⋯這些都玩膩
了，他又裝模作樣地寫起詩來。一首

《招商歌》寫完後，他又立即讓宮女演

唱：
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

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

千年萬歲嘉難逾！

漢靈帝就這樣一邊聽㠥曲子，一邊在船上銷魂作樂。他認為這樣美好的時
光很難有再超過它的了，因此感歎說：「假如一萬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
仙了！」然而好景不長，他死後才30來年，他那做傀儡皇帝的兒子獻帝便把
江山「禪讓」給了曹丕，綿延了400多年的漢王朝也就此滅亡。

宋真宗：春風引出大龍船
跟漢代皇帝相比，宋代皇帝的水上遊樂少了些浪漫荒唐，多了些藝術情

趣。
當時，皇宮御苑中的金明池上，經常舉行雜戲表演。觀賞這些表演，成為

皇帝和后妃的一大快事。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就較詳細地記載
了咸平三年（1000）三月一日，宋真宗趙恆到金明池觀賞水戲的情景：
駕先幸池之臨水殿錫宴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

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掉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

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

中。樂船上參軍色進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

白衣人垂釣，後有小童舉棹划船，遼繞數回，作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

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繼有木偶築球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

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左右軍院

虞候監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觔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

韆」。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

⋯⋯

看過精彩的「水傀儡」和「水鞦韆」表演後，緊接㠥他又觀看軍士們的
「爭標」比賽。這一比賽要先在水面的終點插上一根長竿，竿上纏錦掛綵，呼
為「錦標」。競賽的船隻以首先奪取錦標者為勝，故又稱之「爭標」。比賽
前，兩支船隊分列左右兩翼，每隊都有小龍船、虎頭船、飛魚船、鰍魚船等
數十艘，兵士上百人。船上旌旗獵獵，鼓樂齊鳴。比賽時，只見令旗一揮，
兩隊龍舟便急如箭發，爭相奪取水中插㠥的「錦標」。先奪到者山呼海嘯，狂
歡雀躍，以博取皇帝的獎掖和百姓的喝彩。這景象被大畫家張擇端形神並茂
地繪進了名畫《金明池爭標圖》中。

觀看表演時，皇帝坐在大龍船上。大龍船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雕
刻㠥騰飛的巨龍，金碧輝煌。寬平的船板兩邊排列㠥10間樓閣，供皇眷們觀
賞休息用。皇帝的御座設在正中，座前有龍水屏風，顯得雄偉壯麗。表演開
始時，幾隻小船先將大龍船牽引到臨水殿前。表演結束後，再將龍船拖回大
屋中。

以上這些水上娛樂活動，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和觀賞價值，因此深受歡
迎。前去觀看的，除皇帝后妃外，還有京城的百姓。人們將此當作一件節慶
盛事，津津樂道。詩人還將它寫進詩中，廣為流傳。宋代詩人朱翌在《端午
觀競渡曲江》一詩中就深情地寫道：
卻憶金明三月天，春風引出大龍船，

三十餘年成一夢，夢中猶憶水鞦韆。

又到了畢業時節，同學們在驪歌聲中，紛紛告別母校，踏上人生
的新起點。說起驪歌就不能不提這首《送別》:「長亭外，古道
外，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
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記得第一
次看《城南舊事》，就被影片中那文詞古雅、傷感纏綿的歌詞深深
吸引，濃得化不開的蒼涼與無奈深深觸動了每一位觀影的人士。

這首20年代至40年代就作為新式學堂中教授的學堂樂歌，傳唱至
今近百年不衰，除了旋律的優美，歌詞的意境歷久彌新、引人共
鳴，相信亦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作詞者何許人？李叔同（弘一大師）
是也。李叔同何許人？其好友夏丏尊在《弘一大師永懷錄》序言中
有云：「宗師一生，為翩翩之佳公子，為激昂之志士，為嚴肅之教
育家，為若戒律精嚴之頭陀，而卒以傾心西極，吉祥善逝。其行跡
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謂遊戲人間。」

弘一大師（俗姓李，名文濤，字叔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不朽
的名字。他是才氣橫溢的藝術大師，不僅博學多才，集詩、詞、書
畫、篆刻、音樂、戲劇、文學於一身，更是傳播西洋繪畫、音樂、
戲劇到中國的先驅者，在中華燦爛文化領域中開創了多項先河。他
是為國人介紹貝多芬的第一人，所創作的《送別》，雖然改編自西
洋曲調，但配上古雅而言淺意深的詞，成為詞與曲渾然天成的經典

名曲，歷百載而傳唱不絕。由他親自譜曲填詞的《春遊》是我國最
早的一首三聲部聲樂作品，可窺見其在多重合唱上的首創之功；他
是中國第一個開創裸體寫生的教師，撰寫的美術史教科書是中國人
自行撰寫的第一部西洋美術史；他是中國話劇的首倡者，於留學日
本期間，創辦了第一個中國話劇劇團──春柳劇社，演出《茶花女》
並擔任女主角，轟動一時；他的書法「樸拙圓滿，渾若天成」將中
國古代的書法藝術推向極致；此外，他亦是傑出的教育家，以卓越
的藝術造詣，培養出一大批音樂和美術的優秀人才如畫家豐子愷和
音樂家劉質平等。

一九一八年他以三十九歲盛年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了悟法師出家，
震驚整個文化界。之後的廿四年，他精研戒律，弘揚佛法，在泉州
開元寺創辦南山律學院，創閩南佛教修正院，培養了一大批青年佛
學人才，復興湮沒了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宗，被佛教界奉為律宗第十
一代祖。

他生於亂世，雖然從錦衣玉食中歸於平淡，但愛國愛民之心始終
不滅，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其名言：「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
念佛」。雖然出了家，仍以佛教的大慈悲和大覺悟來救國救民。從
藝術的巔峰到佛教一代宗師，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雖不敢妄言後
無來者，但肯定前無古人。

早前有幸在香港葵青劇院欣賞了一場以紀念弘一大師為主題的精
彩演出《心靈饗宴──愛韻飛揚》，由享譽海內外的台北中央合唱
團為聽眾獻上耳熟能詳的《送別》、《春遊》、《隋堤柳》、《悲秋》
等多首弘一大師的經典名曲。音樂會尾聲的《送別》由主辦單位靈
巧藝術協進會的陳棗莊總監領唱，兩屆校際音樂節笛子冠軍駱霆軒
小朋友用悠揚的笛聲，將歌詞中「晚風拂柳笛聲長，夕陽山外天」
的意境呈現給觀眾，將整個音樂會推上高潮，給觀眾留下印象難忘
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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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不
如
少
讀
而
求
精
熟
，
且
有
實
際
體
會
，

方
有
收
穫
。
林
紓
讓
學
生
讀
三
本
書
，
就
是
這
一

理
論
的
實
踐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說
廣
泛
而
不
專

精
的
閱
覽
就
是
錯
的
，
而
是
博
覽
也
要
有
目
的

性
，
並
非
順
隨
自
己
的
心
意
亂
看
一
氣
，
應
當
在

掌
握
一
定
知
識
基
礎
的
前
提
下
，
逐
步
去
擴
大
閱

讀
的
圈
子
，
如
此
不
僅
能
夠
明
於
去
取
，
也
更
易

由
此
及
彼
，
融
會
貫
通
。

讀
書
並
不
在
多
，
懂
得
怎
樣
讀
，
讀
甚
麼
，
遠

比
讀
多
少
更
重
要
。
這
就
是
林
紓
根
據
自
己
多
年

的
讀
書
經
歷
總
結
出
的
經
驗
之
談
。

■
青
　
絲

林
紓
的
讀
書
法

瑪雅曆法，2012年12月21日為世界
末日。2012一說，可謂是千禧年以後
最廣為人談論甚至相信的一個末日預
言，連荷里活亦乘時拍出災難片

《2012》，2012世界末日霎時似乎更加
言之鑿鑿。在開拓歌詞題材上，香港
詞人一直不遺餘力，有2012這等好事
又焉能輕輕放過。根據梁柏堅《雷詞》
的統計，本年度香港詞壇已誕生了六
七首以世界末日為題材的粵語流行歌
詞，如黃偉文〈末日〉、周博賢〈十二
月二十〉、李峻一〈2012〉和小克、梁
柏堅合作的〈2013〉等等，分別從珍
惜愛人、社會階級、末日狂歡、人生
意義等不同角度，探討世界末日給世
人的啟示。其中一首較少被談論的，
乃是出自資深詞人劉卓輝之手的〈天
眼〉。

在網絡世界有「傷感哥」之稱的劉
卓輝，筆下素有沉鬱滄桑的詞風，上
天入地萬水千山更是其獨家簽名式，
近年的〈歲月如歌〉、〈香港香港〉、

〈圍城〉均直白如話大開大閤。作為漫
畫《In the eyes of Gods》的主題曲，

〈天眼〉從無邊無涯的遼闊宇宙、漫長
的時間跨度說起─
「時光裡 再度經過了萬年／天際中

似微塵瞬間碰面 轉眼不見／繁星裡 再

度穿過了從前／黑暗中 偶遇神秘盤旋

／哀傷遍地 目滿瘡痍／多少噩夢 還未

上演 滄海 變桑田／烽煙過後 天眼像

從未變 在不遠」

詞人在談末日的〈天眼〉中，加入
了日換星移滄海桑田的思考緯度，筆
下所描繪的種種悲劇其實只是時間流
逝中必然發生的天災人禍。即使沒有
世界末日，世界也可能只會愈變愈

壞，因此冷冷地道出：「多少噩夢，
還未上演」。而在冷眼旁觀的位置和口
吻，還夾雜㠥一項非常重要的思考對
象─天眼。所謂「天眼」，既借用了
日常科技中的攝錄裝置的「監察」意
涵，同時更是一種賞善罰惡的意志、
規範人間道德的崇高客體，也就是俗
語的「天公」、「老天爺」。劉卓輝對

「天眼」情有獨鍾，早在寫給黃貫中的
〈如果天有眼〉，劉卓輝已疾呼「如果
天空有雙眼，莫非今天已經變盲？」
由此可見，詞人在較為搖滾批判的作
品中，其實相當重視「天眼」的意
象，藉此諷刺世道不公，天譴終有一
天會降臨。〈天眼〉的第二段，更從
由來已久的神秘麥田圈符號說起─
「可想到 有意思 在阡陌中暗示／可

聽到 有聲音 越過太空 警告人類多次

／哀哭遍地 目滿瘡痍／多少噩夢 還未

上演 滄海 變桑田／開山劈石 反轉地

球萬遍 誰還在打算／兵荒馬亂 早晚像

神預見 審判 來日不遠」

詞人認為那是「上天」給人類的訊
息。「上天」甚至以不同形式（如外
星符號、自然現象）來勸戒和警告人
類，可是人類還在不斷逞強，信心滿
滿地以科技金權「開山劈石、反轉地
球」來霸佔世界。明顯地，末日在詞
人心目中其實不是浩劫，反倒是一場
最後審判，用以結束人類所走錯了的
一條不歸路。相對面對末日的傳統口
吻「抱㠥愛人過」或「末日要盡歡」，
劉卓輝〈天眼〉在眾多「末日歌」最
具對於人類處境的省思─當世道愈
來愈壞，說不定「末日」才是改變人
們傾斜了的價值觀的契機。〈天眼〉
同時令人想起他在〈香港晚安〉的酷

炫筆法：「難道誕下過活到埋葬 不怕

沮喪歷盡風浪 每日每夜拚命幹 工作揮

霍就是希望／沒有空歸家的路人 擁抱

㠥男男女女／為你心開解的電台 廣播

㠥情情愛愛／我厭倦了盛況 表演都巿

的晚安 只想真理不說謊／人可釋放 難

道再沒有力對㠥幹 掩蓋雙耳就沒聲

浪」

劉卓輝之所以為「傷感哥」，就是
「傷感哥」特別能洞察世界的憂傷和城
市的灰暗，成功勾勒出一些人所共知、
但未必深思的生活和世界點滴。在浮躁
的城市和奇異的時代，直如〈天眼〉的
官方MV，人們似乎為一連串的天災變
異場景目眩，然而，活在價值扭曲、人
心難測的世道，恐怕比看見颱風侵凌、
火山爆發更令人傷感。

〈天眼〉
作曲：夏韶聲

填詞：劉卓輝

主唱：夏韶聲

時光裡　再度經過了萬年

天際中　似微塵瞬間碰面　轉眼不見

繁星裡　再度穿過了從前

黑暗中　偶遇神秘盤旋

哀傷遍地　目滿瘡痍

多少噩夢　還未上演　滄海　變桑田

烽煙過後　天眼像從未變　在不遠

可想到　有意思　在阡陌中暗示

可聽到　有聲音　越過太空

警告人類多次

哀哭遍地　目滿瘡痍

多少噩夢　還未上演　滄海　變桑田

開山劈石　反轉地球萬遍

誰還在　打算

兵荒馬亂　早晚像神預見

審判　來日不遠

天 眼

■梁偉詩

■宋真宗 網上圖片 ■漢昭帝 網上圖片 ■漢靈帝 網上圖片

一首百年的驪歌 一個不朽的名字

■弘一大師音樂會非常精彩。 作者提供圖片


